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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景

文 / 王澈

远景是道路、旅行，通向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新地域；

是身份、边界，蕴含着不同文明的现状和处境；

是思想、智慧，让自己与陌生的融合，诞生新的观看和想象；

是习俗、情感，游走过的、经历过的，都以歌声和画面展现；

是关联、面对，在开阔的视野下，置身于形式复杂的相互启示过程中。

在旅行中，远景是一个常用的观看方法，置身于一片开阔的地景之中，眺望远处色彩丰富的风

景时，所有纷繁杂乱的思绪就会淹没在这统一性的平静感觉之中。视线拉的越远，越能具有在

一个整体心理上思考多种形态和多样性的可能。我们不想牺牲这种天然的多样性以换取有序，

不想以牺牲精彩的自然历史来换取系统性。同样，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

着多种时间、空间相重叠的生活，历史、当下、未来，个人的记忆、处境、期许，都在远行的

不同景观中展开。旅行塑造着一个绵延的时间动线，也将对于事物、心灵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秘

密地形成格局。

郭海强自 2013 年开始不断游走于秦岭中进行写生创作，反复和持续，是介入一个自然地的重

要前提，秦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他思考、理解和联结事物的背景空间，走得越深越能开阔

地回应来自于社会、生活和艺术的种种问题。作品大多以小尺幅的形式将秦岭中的重山、云海、

植被并置其中，破出画框外的树枝和颜料使绘画具有雕塑感的同时，也呈现出艺术家对于山脉



地址：深圳南山区华侨城创意园北区 A4 栋 210-212 美成空间
210-212 Block A4, North District, OCT-LOFT,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86 755 8522 1631 meichenggallery@aliyun.com www.gallerymc.cn

的理解和观看的角度，在艺术家的绘画中，一年四季的秦岭是这片土地的自然进程，涵盖所有

的存在、本质、作用、缺失，它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它们也是什么。“山”

不但使人精神得到深化，也成为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避风港。

李勇政的作品一直具有一种“大尺度”的形态，这种尺度体现在空间与距离、生与死、禁锢与

自由、历史与当下、身份与处境中，拉得很远，扯得很开。不同地域或者路途中的人物、事物、

故事始终成为他创作的素材。这种在移动中思考和观看的创作方式，能够高度将艺术家的思想

与体验到的结果准确地衔接起来，让作品表达变得更为合理且公共。《宴请》是他前往新疆若羌

县并在那里一个无名峡谷中，宴请当地四位少数民族朋友的故事，在疫情的背景下，地理边界

与身份边界在开阔的自然风景中和充满温度和诗意的晚宴情景里显得更有意味。

马文婷的思维广阔而浩瀚，她将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探寻个体与其的关联，在她的《去荒野》

系列创作中，去荒野就是去面对和构造，在大量收集不同人对于荒野的理解、表达、视角后，

建立自己的一种荒野空间，在这里荒野打破禁忌、濒临放纵、教导谦卑，也意味着一种“出走”，

是指离开人类行为方式不完美的世界，特别是过度城市化的世界。这也使我们意识到“荒野文

化”是一场在当代文明内部发起的运动，文明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正视自我在潜意识

中的荒野性。

苏阳将黄河作为背景，主要以黄河中上游地域中人与土地博弈生长出的声音和故事作为长期创

作的基础，自 2016 年以来的“黄河今流”创作计划涵盖了音乐、绘画、写作，虽然苏阳最为

知名的身份是一个优秀的民谣歌手，但绘画和写作能更为立体的感受到一位艺术家的整体情感，

绘画和写作也互补地呈现了黄河中上游人与土地结实的情感以及过命后的呐喊和情趣，多年来

的行走考察使苏阳的作品真切切的流露出地域文化中最真实的“土”感，将过往、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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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性和空间感通过绘画抽象的表述，像黄河浪涛绵延流动，从过去世代继承下来的生存意

志通过我们又流向未来。

赵洋在我看来是个喜欢旅行的人，我们经常结伴行走，有时跨度很大时间很长，有时候短暂出

走，他曾经写过一段关于“远离”的文字，这段文字中他解释了“远离”的原因是对于“秘密”

的呵护，当我们为了某一种实践或是精神目的远离人类或动物的任何踪迹时，会发现它能带我

们到任何一个无名之地，这是一个无限编织的空间，任何主题都在千姿百态的变异，这意味着

任何事物都不会永久的重复，在这个时间荒野的状态中，体会其中的苍凉苦难、生动有趣。这

并非是另辟蹊径，而是寻觅一种回归，进入到整个领域的感觉，相对比我们那个临时秩序地中

的“路”，这是一个更大的秩序，接近禅宗中的“道”。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赵洋的“远离”，认

为他像一个神秘主义者一样，保持必定的悲哀来面对着这个表象与实际冲突的世界，也是这一

原因使他的作品变得难以辨别，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在我看来，他的绘画里其实没有故事，

没有情节，没有主题，没有上下文，没有语言，没有情绪，没有真相，只有浓烈的思和想以及

对画面上东西的想象。真正“远离”的人是没有形式的束缚，没有故事、情感、观念去做支撑，

彪悍生动，往那一放。既不满足观看秩序，也没有追求个什么艺术系统，从任何一个系列创作

上观看都可以，就是那“幽林穹谷，陆海珍藏”一般，只等慢慢到来的人。


